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

——以甘肃省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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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GIS技术与重心理论，分析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区域分布特征及重心移动轨迹，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WR定量分析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时空分异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2008—2017年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空间差异明显，“西移北增”的趋势已经基本形成。（2）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空间分异由2008年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主导，社会资源禀赋和政府投入力度共同影响，逐步发展为2012年经济发展水平主导，农户收入水平和政府投入力度协同影响，到2017年农户收入水平、自然资源禀赋和政府投入力度不同程度的影响。（3）2008—2017年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投入力度、资源禀赋和农户收入水平与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时空分布格局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在不同区域又表现出明显的差异，且部分因素在个别时期表现出非稳定性。

关键词: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时空格局；空间重心统计模型；地理加权回归；甘肃
中图分类号：F301.24；F06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6995（2020）05-0000-00
DOI：10.19676/j.cnki.1672-6995.000352
Temporal-Spatial Patter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armers' Land Property Income-A Case Study of Gan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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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GIS technology and gravity center theory, the paper analyzes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movement trajectory of gravity center of farmers' land property income in Gansu Province. And on this basis, it studi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emporal-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land property income in Gansu Province by using GWR quantitative analysis. The conclusions are as follows: (1) From 2008 to 2017, farmers' land property income in Gansu Province showed a continuous growing trend in general, but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was obvious, and the trend of "the west moving and the north increasing" has basically formed. (2)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land property income in Gansu Province was dominated b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level of farmers' income in 2008, and also influenced by social resource endowment and government investment together. Then in 2012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of farmers' land property income in Gansu Province dominated by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fluenced by the level of farmers' income and government investment. And in 2017, influenced by the level of farmers' income, natural resource endowment and government investment. (3) From 2008 to 2017, the leve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government investment, resource endowment and farmers' income were related to the temporal-spatial distribution pattern of farmers' land property income in Gansu Province, but there were obvious differences in different regions, and some factors were unstable in some individual periods.
Key words: farmers' land property income; time and space pattern; statistical model of spatial center of gravity; geographically weighted regression; Gansu Province
0 引言

党的十七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十九大均提出要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可见财产性收入对于农民的重要性。土地能够为农民提供社会保障，是农民最重要的财产，获得更多的土地财产性收入能够进一步提高农民的整体收入，改善农民生活[1]。而农村土地改革的关键就在于土地财产性权益的实现及其保护[2]，进而实现农民收入的提高。另外，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更是未来一个时期内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重要资金来源，乡村振兴战略必须和土地政策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3]。
根据国家统计数据，我国农民财产性收入不足3%[4]。多渠道多方面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符合目前农村的实际，也能够保障农民的利益[5]。目前“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让农村的资源真正发挥对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促进作用[6-7]。由于当前国家政策和地方因素的限制，使得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地位越来越重要[8]。学界对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关于农地产权重构和保护如何保障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以及农地流转对农民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9-14]；二是关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现状、问题与解决对策的研究[15-21]；三是关于提高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促进农民增收问题的研究[22-26]。但大多数属于定性研究，定量研究相对较少。

鉴于此，本文以西北地区经济较为发达的甘肃省为例，选取其所辖的14个市（州），运用空间重心转移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方法，从时间和空间上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特征进行分析，并深入探究影响因素，以期为政府决策部门提供参考。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空间重心统计模型 

空间重心统计模型将空间重心模型与GIS技术结合，通过计算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重心的移动轨迹、移动方向与移动距离，反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空间集聚和变化状况。

1.1.1.1 区域特定属性重心确定 

假定一个区域由n个次一级区域i(1，2，3…)组成，其中第i个子区域的中心坐标为(xi，yi)，mit为该子区域t时期某种属性的数量值（如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则(X，Y)为该区域某种属性的几何中心。计算公式如下[27-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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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2 区域重心年际移动距离

土地财产性收入集聚和扩散的空间变化状况可以用区域重心年际移动距离分析，计算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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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3）中：S表示从第一年到下一年重心移动的距离（km）；(xi，yi)与（xj, yj）是重心地理坐标；G取常数111.13。

1.1.2 基于OLS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GWR)的影响因素分析
1.1.2.1 变量选取

根据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与经济、社会、国家政策等之间的相互关系，结合甘肃各地区的基本情况和发展实际，分别选取城镇化率（x1）、人均耕地面积（x2）、农户非农就业率（x3）、人均非农收入（x4）、地均财政支出（x5）共5个指标作为自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变量如表1所示。

表1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原始变量

	指标名称
	指标计算
	指标释义

	城镇化率（x1）
	城镇人口数/总人口数
	经济发展水平

	人均耕地面积（x2）
	耕地面积/农村总人口
	自然资源禀赋

	农户非农就业率（x3）
	从事非农产业劳动力数量与总劳动力之比
	社会资源禀赋

	人均非农收入（x4）
	平均每人每年取得的非农收入(元) 
	农民收入水平

	地均财政支出（x5）
	财政支出总额/土地总面积
	财政投入力度


1.1.2.2 各变量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机理

财政投入在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变化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在三大产业发展方面的支持力度，直接影响着地区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土地开发整理方面的财政投入，能吸引更多的人力、财力，从而扩大经济规模，增加土地的需求与交易，提高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图1）。

农民收入水平，也即农民人均非农收入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具有较大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农民对土地的依赖性。甘肃农村地区人多地少，人均土地资源稀少，土地还发挥着一定的社会保障作用，农民具有浓厚的“恋土情结”。一旦农民有了稳定的收入，有了维持生存的其他收入来源，生存有了保障，就会有更强的土地流转意愿，土地财产性收入就会增加（图1）。

经济发展水平也是影响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重要因素。城镇化率高的城市，第二、第三产业发达，而这些产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土地支撑，这就进一步催生了土地市场的发育，土地市场发育越完善，农民从土地上获得的收入就越多。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使得各地区土地的产出能力、农民土地价值观、土地市场表现出明显的差异，并最终导致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空间差异（图1）。

人均耕地面积与农民非农就业比率作也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产生影响。一般情况下，农户拥有的土地资源越多，用于各种交易的土地也就越多，获取土地租金的空间也就越大。农民非农就业率的提高会增加农民的其他收入，降低其对于土地的依赖性，促进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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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各变量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作用机理

1.1.2.3 地理加权回归（GWR）
为进一步探讨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运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分析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各影响因素参数在不同空间的非稳定性。GWR模型表示为[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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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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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独立分布的随机误差,一般假定其服从N(0,σ2)。

1.2 数据来源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顾名思义，先有财产，后有收入，前提条件是进行产权交易。但是考虑到目前农村实际，诸如市场机制不够完善、金融体系不健全等问题，农民所拥有的其他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财产性收入的功能，所以土地就成为了农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来源[30]。因此，本研究借鉴已有研究成果，将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视为农民财产性收入进行分析。研究所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甘肃发展年鉴、甘肃各市州统计年鉴。

2 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时空特征分析

2.1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时间特征分析

2.1.1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整体变化 

    纵观2008—2017年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总体上呈上升态势，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增长，部分年份有所波动。如图2所示，2008年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是人均19元，而2017年增长到了人均339元，增速较快。此外，从图中2我们可以看出，2013年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有小幅下降，2014年有所回升，但是2015年有较大幅度的下降，人均减少近42元。其原因在于：2013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发展经历低谷期，快速增长高峰期结束，而这也波及到了甘肃省各个地区的房地产市场，一系列因素导致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下降。2014年随着房地产市场的降温，农民收入开始增加，但是幅度不大，加之2013年影响深远，到2015年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持续下降，2016年才开始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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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时间变化
2.1.2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构成变化 

由表2可看出，2008年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是农民对其拥有的土地产权发生让渡获取的非生产性收入,也即农民在土地征收征用中获取的部分土地补偿费，以及在土地流转或土地使用权的占有中获取的仅与产权相关的非生产性收入）占比为0.71%，而到2017年，上升为3.41%，虽有波动，但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同其他三类收入占比相比，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所占比例还是很低，不能有效改善农民收入结构，促进其生活质量提高。通过分析近十年的数据，农民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总占比基本上都在81%以上，部分年份甚至超过90%，而土地财产性收入占比仅在0.42%～0.71%之间，说明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和空间，同时也反映出这与中央提出的“通过创造更多条件让广大人民群众获得财产性收入以实现乡村振兴，增加农民收入进而促进乡村经济发展”还有一段距离。另外，从农民收入的构成比来看，家庭经营性收入（农民的家庭经营收入主要包括农业生产如种粮、饲养畜禽等的收入）、工资性收入（农民的工资性收入主要指劳务收入）在2008—2013年的收入构成中占比较高，到2014年工资性收入、财产性收入占比较高，家庭经营性收入占比下降，而转移性收入呈现稳步增长的趋势（农民的转移性收入指农村住户和住户成员无须付出任何对应物而获得的货物、服务、资金或资产所有权等，不包括无偿提供的用于固定资本形成的资金。一般情况下，指农村住户在二次分配中的所有收入）。总的来说，对农民而言，土地这块“沉睡的资本”，随着经济持续发展，国家政策支持，将会在增加农民收入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表2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构成

	年份
	工资性
收入（元）
	经营性
收入（元）
	财产性
收入（元）
	转移性
收入（元）
	农村人均
可支配收入（元）

	2008 
	868 
	1543 
	19 
	293 
	2724 

	2009 
	1119 
	2275 
	43 
	250 
	3687 

	2010 
	1303 
	2540 
	93 
	231 
	4167 

	2011 
	1709 
	2649 
	125 
	299 
	4782 

	2012 
	2146 
	2790 
	236 
	450 
	5622 

	2013 
	2453 
	3157 
	214 
	543 
	6368 

	2014 
	2787 
	3513 
	241 
	620 
	7161 

	2015 
	2987 
	4101 
	200 
	1204 
	8493 

	2016 
	3287 
	4289 
	280 
	1287 
	9144 

	2017 
	3519 
	4525 
	339 
	1535 
	9919 


2.2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空间特征分析

2.2.1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区域差异 

本文选择2008、2012、2017年三个年份的数据对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进行对比分析，其中兰州市、嘉峪关市和金昌市的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都在平均水平以上。由图3可以看出这三个地区都属于甘肃省经济发展较为迅速的地区，经济、政治较为发达，农民财产性收入相对于其他地方都高。兰州是甘肃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理位置优越，无论是在基础设施完善方面，还是在交通便捷程度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区势，能够带动和促进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更能辐射到其所辖的各个乡镇，而且该地区农民生活有保障，受教育程度高，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再加上兰州城市的扩张和新区的建设，农民能够获得征地收入，土地市场发展也比较完善，这些都能够有效实现土地的价值功能，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嘉峪关和金昌市的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较高，这与其城镇化水平高、矿产资源丰富、旅游业发达密切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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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农民人均土地财产性收入空间分布
2.2.2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重心转移 

运用甘肃省2008—2017年各地区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数据，采用公式（1）、（2）和（3）计算出其重心及其移动距离（表3），重心转移路径（图4）通过ArcGIS10.2软件制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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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重心转移路径
表3 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重心移动距离

	年份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空间位置
	移动方向
	移动距离/km

	
	东经
	北纬
	
	

	2008
	102°52′48″
	37°00′36″
	—
	—

	2009
	102°42′00″
	37°13′12″
	西北
	31.28

	2010
	102°57′00″
	37°01′12″
	东南
	35.91

	2011
	102°22′48″
	37°32′24″
	西北
	86.64

	2012
	101°02′60″
	38°16′12″
	西北
	168.46

	2013
	102°00′36″
	37°41′24″
	东南
	125.10

	2014
	102°05′60″
	37°37′48″
	东南
	11.63

	2015
	101°44′24″
	37°49′12″
	西北
	44.84

	2016
	101°04′48″
	38°15′00″
	西北
	87.93

	2017
	101°05′46″
	38°16′12″
	东北
	3.04


2008年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重心坐标位于102°52′48″E、37°00′36″N , 2012年收入重心坐标位于101°02′60″E、38°16′12″N，2008—2012年收入重心向西北偏移了246.92km。收入重心纬向呈波动式由南向北移动、经向呈波动式由东向西移动（图4）。从收入分布来看，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西移”趋势明显，同时，“北增”趋势显现。东西向收入变化较大，表现为收入重心东西向移动距离大于南北向移动距离。此外，收入重心在不同时间段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表3），其中2011—2012年重心移动距离最大，向西北方向移动了168.46km，说明期间河西地区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长快于其他地区；2008—2009年间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重心向西北方向偏移了31.28km，移动距离最小，说明期间河西地区收入增幅较小，仅略大于陇中地区。

2012年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重心坐标位于101°02′60″E、38°16′12″N，2017年收入重心坐标位于101°05′46″E、38°16′12″N，2012—2017年收入重心纬向呈波动式由南向北移动、经向呈波动式由东向西移动（图4）。从收入分布来看，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呈现出明显的“西移北增”趋势。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东西向收入增幅较大，表现为重心东西向移动距离大于南北向移动距离。2012—2013年收入重心向东南移动了125.10km，移动距离最大，但是重心仍在河西地区的张掖市；2016—2017年间收入重心向东北方向偏移了3.04km，移动距离最小，说明期间各区域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增幅差异不大。

3 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空间格局演变的影响因素

3.1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

对2008年、2012年和2017年甘肃省各地区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因素进行OLS分析，各时期模型均通过显著性检验（表4）。
表4 OLS模型参数估计及检验结果

	年份
	指标
	回归系数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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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8年
	城镇化率（x1）
	0.422***
	0.745

	
	农户非农就业率（x3）
	0.008***
	

	
	人均非农收入（x4）
	0.516***
	

	
	地均财政支出（x5）
	0.015***
	

	2012年
	城镇化率（x1）
	0.835***
	0.852

	
	人均非农收入（x4）
	0.159***
	

	
	地均财政支出（x5）
	0.098***
	

	2017年
	人均耕地面积（x2）
	0.218***
	0.816

	
	人均非农收入（x4）
	0.246***
	

	
	地均财政支出（x5）
	0.012***
	


注：***表示
[image: image15.wmf]01

.

0

<

p

。

3.2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格局变化的影响因素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格局演变影响因素在空间上的差异性特征，结合甘肃省地图，运用GWR模型对2008年、2012年和2017年甘肃省各地区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回归系数的空间分布进行分析（表5）。

表5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回归系数
	变量
	2008年
	2012年
	2017年

	地均财政支出
	0.000052～0.000153
	0.013259～0.017275
	0.001203～0.032044

	人均非农收入
	0.003482～0.007837
	0.013570～0.022836
	0.146419～0.264404

	城镇化率
	0.267332～0.468094
	0.024003～0.324393
	—

	农户非农就业率
	0.683586～0.868842
	—
	—

	人均耕地
	—
	—
	0.417971～0.718913


3.2.1 财政投入力度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的空间分异规律 

结合甘肃省地图，从地均财政支出的回归系数（表5）来看，2008—2017年回归系数在空间上的差异较小，基本上由东南向西北逐渐递增，这与2008—2017年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空间格局分布基本一致，并且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高值区、低值区与地均财政支出回归系数的高值区、低值区基本吻合，说明政府财政投入力度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力相对较强，同时，说明地均财政支出在这3个年份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空间上的影响基本稳定。

3.2.2 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的空间分异规律 

结合甘肃省地图，从人均非农收入的回归系数(表5)来看，2008年回归系数从东南部向西北部逐渐递增，并在西北部形成高值集聚区；2012年回归系数则从西北部向东南部逐渐递增，在陇东南地区形成高值集聚区；相比于2008年和2012年，2017年的情况较为复杂，在河西地区的武威市、河东地区的庆阳市分别形成两个高值区域，总体上陇南地区的回归系数低于其他地区。2008和2012年两个年份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低值区和高值区分别对应人均非农收入回归系数的高值区、低值区，这说明农户收入水平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非稳定性；2017年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高值区与人均非农收入的回归系数的高值区相符，说明此时期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受农户非农收入的影响相对较强。

3.2.3 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的空间分异规律 

结合甘肃省的地图，从城镇化率的回归系数（表5）来看,2008年回归系数从东南部向西北部逐渐递减，并在陇南地区形成高值聚集区，表明此时期城镇化率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影响较为稳定，并与2008年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空间分布格局具有一定的相似性，说明这一时期甘肃省城镇化率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具有较强的影响。2012年回归系数从东南部向西北部逐渐递增，并在河西地区形成高值聚集区，相比于2008年，东南部的高值集聚区消失，表明城镇化率对河西地区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影响较为明显。

3.2.4 资源禀赋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的空间分异规律 

农户非农就业率反映的是农民的社会资源禀赋，人均耕地反映的是农民的自然资源禀赋，本文将二者统一作资源禀赋分析。结合甘肃省地图，从农户非农就业率回归系数（表5）来看，2008年的回归系数总体上呈现出从东南部向西北部逐渐递减的趋势，并在陇东南地区形成高值聚集区，这与2008年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分布高值区与低值区基本相似，表明这一时期农户非农就业程度与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具有相同的增加趋势。从人均耕地的回归系数（表5）来看，2012年回归系数从东南部向西北部逐渐递增，并在河西地区形成高值集聚区，而且这一时期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分布也呈现出上述同样的变化趋势，表明此时期人均耕地资源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影响较大。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论

本文运用2008—2017年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数据，分别分析了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时间特征和空间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WR模型分析了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规律，得出以下结论：

（1）2008—2017年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总体上呈现不断增长的趋势，但是空间差异明显，“西移北增”的趋势已经基本形成。

（2）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空间分异由2008年经济发展水平、农民收入水平主导，社会资源禀赋和政府投入力度共同影响，逐步发展为2012年经济发展水平主导，农户收入水平和政府投入力度协同影响，再到2015年农户收入水平、政府投入力度和自然资源禀赋不同程度地影响。

（3）2008—2017年经济发展水平、政府投入力度、资源禀赋和农户收入水平与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时空分布格局都具有一定的联系，但在不同区域又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与非稳定性。

4.2 讨论

目前，虽然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取得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整体水平不高，并且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随着农村“三块地”改革推进，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承包地“三权分置”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的土地权利将越来越明晰，农民希望从土地上获得更多收入的愿望将越来越强烈。同时，新一轮国土空间规划将为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带来新的契机，成为新的突破口，也将从根本上扭转甘肃省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水平低下的局面。另外，在农民工资性收入不高、经营性收入地位逐渐下降的情况下，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提高在改善农民收入结构、优化资源配置以及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方面将发挥重大作用，挖掘其内在潜力，对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尤为重要。但是，由于当前土地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完善，农村地区土地市场发育不充分，农民的市场意识淡薄，阻碍了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增加。这就迫切要求地方政府探索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渠道，完善与土地相关的法律制度，保障农民土地完整的产权内容；加快土地市场的培育完善，提高土地市场交易水平；进一步加大对农村土地的投入力度，通过政策引导，以精准扶贫为依托，加大土地扶贫的力度，尤其是在土地高投入低产出、利用效率低下的边远农村地区，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促进农民收入稳步增加。
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发展变化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涉及到多方面。本文从宏观尺度对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时空格局变化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分异规律进行了分析，但还需要从不同区域自身发展情况、不同区域相互作用等方面，对其变化及空间格局的影响因素做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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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肃省农村居民人均收入构成

		年份		农村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		工资性收入		经营净收入		财产净收入		转移净收入

		2000		1958		355		1525		16		62

		2001		2080		406		1566		21		87

		2002		2174		447		1616		17		93

		2003		2337		489		1763		17		68

		2004		2593		528		1958		26		82

		2005		2888		587		2159		21		121

		2006		3106		637		2252		53		164

		2007		2329		716		1427		23		162

		2008		2724		868		1543		19		293

		2009		3687		1119		2275		43		250

		2010		4167		1303		2540		93		231

		2011		4782		1709		2649		125		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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